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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西走廊聚落文化遗产空间分布特征研究
蔺慧媛 李鸿飞   兰州理工大学

河西走廊是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我国经济发展、文化传播和道路交通产生了深远的影

响。文章通过解读河西城乡聚落空间形态的演变特征，提取文物保护单位和文化遗产点信息，梳理出

河西走廊文化遗产资源的分布特征，从宏观层面阐述遗产空间分布的影响因素，对研究聚落文化遗产

的保护和传承具有重要意义。

聚
落文化遗产是聚落与自然、社会长期相互作用

并进行生产生活等活动的产物，包含物质文化

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遗产体现了聚落的集体文化

认知、倾向、特征，并提供文化服务、输出文化获益的空

间[1]。河西走廊（Hexi Corridor），因位于黄河以西，为

两山夹峙，故名河西走廊。其位于甘肃西北部祁连山以

北，合黎山以南，乌鞘岭以西，甘肃新疆边界以东，形成

长约1000公里，宽数公里至近200公里不等的长条堆积平

原。它是中国内地通往西域的要道，丝绸之路西去的咽喉

所在，经略西北的军事重镇，自古以来就是富足之地、兵

家必争之地。悠久的历史让河西走廊拥有众多古遗迹、古

建筑、石窟寺及石刻等物质文化遗产，充分体现了河西地

区的文化特色，而民俗、歌曲及舞蹈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则

是聚落普及和传递当地文化认知的载体。

文化遗产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信息与文化内涵，具有重

要的艺术和科学价值。国内外学者从美学、社会学、历史

学、考古学等学科多维度地研究文化遗产，研究内容主要

集中在文化遗产的保护方法、文化与旅游发展模式、文化

空间营造和非遗艺术价值探究等方面。河西走廊拥有丝绸

之路西部地区最丰富的文化资源，现存62处遗产。本文从

城乡规划学的视角对河西走廊聚落的空间形态特征、文化

遗产的分布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归纳，旨在为文化遗产的

保护与开发、文化旅游的发展以及城乡人居环境建设提

供思路。

河西走廊聚落形态演变

河西走廊是丝绸之路向西的咽喉，对我国经济、文

化、交通等各方面都产生了前所未有的积极影响，极大地

促进了我国的国际化发展。河西走廊南部为海拔多在4000

米以上的祁连山脉，由一系列西北-东南走向的高山和谷地

组成，西宽东窄，以柴达木盆地至酒泉之间为最宽，长约

300公里，同时由于其优越的地理位置，成功地阻挡了风沙

入侵，从而形成了大量的洪积平原和冲积平原。河西走廊

虽属大陆性干旱气候，但是祁连山有着丰厚的永久积雪和

史前冰川覆盖，这些积雪和冰川在每年特定的季节融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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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河西走廊大量的绿洲和耕地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源头活

水，绿洲才得以繁衍生息，从而形成现在的城乡聚落，记

载着中华民族悠久的农耕文明。

聚落空间形态不仅影响着景观格局和生态环境，而且

对历史遗留的文化遗产作用深远[2]。石羊河、黑河、疏勒

河三条内陆河流经于河西走廊，从而由东至西衍生出武

威、金昌、张掖、酒泉和嘉峪关五个城市。总体来看，河

西地区聚落形成了沿水系聚集的串珠形空间格局，各聚落

分布的密集程度以城区为中心向四周递减。从河西五市的

城市形态来看，武威是河西走廊最东端的城市，地处古丝

绸之路要冲并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石羊河水系流经此处

为城市带来了生机。武威市聚落空间呈现出以同心圆模式

向外扩张，由“轴向延伸”到“环状填充”的空间扩展特

征[3]。金昌地处中国西北地区、甘肃省河西走廊中段，因

盛产镍被誉为“祖国的镍都”，因而金昌因矿而建，因矿

而兴。金昌市聚落空间相对发展缓慢，城乡规模较小且总

体布局较为紧凑，城市用地表现为由老城区向外扩展[4]。

张掖是丝绸之路河西走廊段的商贾重镇和咽喉要道，城

市依靠黑河水资源发展建立，绿洲作为灌溉农业的重要组

成部分，其演变过程影响着流域绿洲城市的变迁。加之历

史上其受气候因素的影响，使得下游绿洲城市逐渐向中游

甚至上游转移，逐渐在河流中上部发展，由聚落发展成为

了今天的城市[5]。酒泉聚落空间形态上呈现先向心集聚扩

张，后持续离心轴向扩张的过程。主要功能用地分布的空

间结构由Ｌ形演变为Ｔ形[6]。嘉峪关是明代万里长城的西

端起点，从空间上看，嘉峪关城市扩张主要发展方向是东

南和北面，先是向环城铁路内戈壁荒滩以向内填充扩张，

再向环城铁路外扩张[7]。

交通因素对乡村早期的空间格局影响较小，聚落封

闭式发展导致了其功能上的差异[8]。然而随着生产力的提

高、地理环境的变化以及人类社会发展对政治、军事的影

响日益增大，各地区自然环境的特殊性以及聚落功能的差

异，也往往在同一地区趋同或共存。与城市空间相比，村

落形态更明显地呈现出沿地势、道路及河流分布的走向。

武威和金昌周围有多条交通要道，村落以现有中心村镇为

核心在其基础上向四周扩展，呈现出点状集中式的内向性

群体空间形态。在张掖虽然各个村镇边界均有其独特的扩

张方式，但其主体扩张方向还是主要沿着道路发展或在道

路两侧发展，整体空间形态特征呈带状分布。酒泉乡村聚

落的发展主要是依托交通道路，村落主要通过开发农业用

地沿城区T形结构向四要道沿线以及河流、沟渠附近，呈鱼

骨状形态发展，并在开发农业用地的基础上向四周扩张延

伸，其中南北两个方向扩张最为显著。嘉峪关乡村聚落主

要呈现为在空间上向东南、西北方向扩张，且扩张土地主

要是通过开发荒漠区获得的。

聚落文化遗产资源分布特征

河西走廊现有遗产资源类型丰富多样，甘肃省文物保

护单位为文化遗产的保护管理发挥了重要作用，古遗址、

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及石刻、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

表性建筑更是见证了河西文化的诞生与发展。在河西走

廊区域内的6类文物保护单位中古遗迹类所占比重最大，

共89处，占比41.59%，其中国家级20处，占比9.35%，省

级69处，占比32.24%。其次为古墓葬类，共有47处，占

比21.96%，国家级共7处，占比3.27%，省级40处，占比

18.69%。古建筑类排第三，有41处，占比19.16%，其中国

家级有12处，占比5.61%，而省级有29处，占比13.55%。石

窟寺及石刻类排在第四，共有21处，占比9.81%，其中国家

级有9处，占比4.21%，省级12处，占5.61%。近现代重要

史迹类排第五，共有15处，占比7.48%，国家级2处，占比

0.93%，省级有13处，占比6.07%。其他类别下的仅有一处

省级文保单位，占比0.47%。从214处文保单位的空间分布

来看，酒泉拥有数量最多，共有78处，占比36.45%。武威

次之，共60处，占比28.04%。张掖排在第三，有56处，占

比26.17%。金昌排第四，有16处，占比7.48%。嘉峪关相对

其他地级市较少，仅有4处，占比1.86%。

河西走廊遗留了50处物质文化遗产与12处非物质文化

遗产，与其悠久的历史文化有密切关系。从物质文化遗产

空间分布来看，酒泉数量最多，共有78个，占比36.45%。

武威次之，共60个，占比28.04%。张掖排在第3，有56个，

占比26.17%。金昌排第4，有16个，占比7.48%。嘉峪关相

对其他地级市较少，仅有4个，占比1.86%。从非物质文化

遗产资源分布来看，武威和张掖拥有数最多，各拥有四项

非遗资源，各占33.33%；酒泉拥有数量排在第三，共有3

项，占比25%；金昌排在第四位，有1项非遗资源，占比

8.34%；嘉峪关则没有。

从总体来看，河西地区文化遗产资源分布不均衡，其

原因在于聚落空间分布具有显著的近水性和各城市整体发

展具有差异性。此外，由于祁连山是少数民族聚居地区，

各民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产生了丰富多样的民族文化，

从而形成了一大批传统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也是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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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地区传统聚落发展演变中不容忽视的影响因素。因此，

对文化遗产分布特征进行研究，能够为聚落空间营造文化

认同感和归属感，提升居民的文化价值内涵，有助于更好

地保护和弘扬地域特色文化。

河西走廊聚落文化遗产分布影响因素

河西地区文化遗产分布不均与其文化遗产的分布、自

然因素和社会因素的制约密不可分。在自然地理环境下，

聚落主要聚集在河网发达、降水充沛、气温适宜等自然地

理环境下，此类区域在一定程度上为传统村落的生产与生

活提供了便利。同时社会经济条件因素主导了聚落延续和

文化传承，对国土空间的发展也有一定的影响。

文化遗产的分布规律与聚落形成有密切的关系，聚落

的发展主要依托地理位置、地形地貌、气候水文等因

素 [9]，为人们提供和创造适宜的居住环境，因此影响河西

走廊文化遗产分布的主要因素是自然环境。地质和地貌是

极为重要的地理环境要素，而坡度高程对文化资源的空间

分布也有着深远的影响[10]。河西走廊是冰川融水形成的

堆积平原，平坦的地形有利于人类聚居，从而引导生活生

产、文化交流等活动。此外，祁连山生态屏障对风沙侵蚀

起到了一定的缓解作用，地带性植被以超旱生灌木、半灌

木荒漠和超旱生半乔木荒漠为主，能够有效地稳固土壤，

防止大量水土流失。聚落的形成多与河网交错地带密切交

织，不仅能满足生存需求，还可开展各种农牧业生产以实

现自给自足，因此河流是人类生产生活中最重要的因素。

这就为河西地区聚落的形成与演化奠定了基础，使聚落文

化得以保存与传承。

社会经济因素主要包含经济发展、人口数量、民族宗

教、道路交通等因子。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

河西五市常住人口总数为440.2万人，其中武威市146.5万

人，金昌市43.8万人，张掖市113.1万人，酒泉市105.6万

人，嘉峪关市31.2万人。甘肃民族地区7个自治县，河西走

廊占4个，分别是天祝藏族自治县、肃北蒙古族自治县、肃

南裕固族自治县和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另外，民族宗

教信仰也同样影响着河西走廊的文化资源分布。作为多民

族的聚集地，聚落承载了多元性民族文化。从河西走廊少

数民族分布情况来看，藏族主要聚居在甘南藏族自治州和

河西走廊祁连山的东、中段地区，而裕固族、蒙古族和哈

萨克族主要分布在河西走廊祁连山的中、西段地区。除此

之外，交通区位条件的差异成为影响区域聚落发展的重要

因素，聚落多分布在路网密度处于中等水平的区域。道路

的可达性不仅可以使聚落适应城乡现代化发展，也能保障

自身文化不受损害。同时，绿洲环境、政策制度、社会经

济以及交通廊道等因素共同作用构成聚落空间形态演变及

文化资源分布的驱动力。

河西走廊是古丝绸之路的枢纽路段，连接着亚非欧三

大洲的贸易与文化交流，东西方文化在这里激荡，积淀下

蔚为壮观的历史文明。解读河西聚落文化资源现状，对于

丝绸之路文化未来的保护与传承具有重要支撑作用。推动

全球文化与旅游的融合发展，将有助于河西地区独特的历

史文化和地域特色的开发，探索保护文化遗产、弘扬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可以为文化遗产与融合发展提供思路，对

聚落空间文化融合与丝绸之路沿线城乡协调发展具有重要

意义。

参考文献

[1]王琳瑛.乡村文化空间形塑及其发展政策义涵[D].北

京:中国农业大学,2019. 

[2]李鸿飞.传统聚落空间形态保护与发展研究[D].兰州:

兰州理工大学,2018.

[3]周在辉,任云英.武威.1990—2016年城市空间形态特

征分析[J].工业建筑,2020,50(07):120-126.

[4 ]何倡,陈晓键.不同类型中小城市空间扩展特征

研究——基于敦煌、金昌、张掖的分析[J].现代城市研

究,2017(01):111-118.

[5]梁峰,石培基,李骞国.河西走廊绿洲城市空间扩展及驱

动机制——以张掖市主城区为例[J].开发研究,2018(02):142-

147.

[6 ]刘海龙,石培基.绿洲型城市空间扩展的模拟及

多情景预测——以酒泉、嘉峪关市为例[J].自然资源学

报,2017,32(12):2075-2088.

[7]刘奔腾,李玉芳,王任之.丝路视野下城市历史环境保护

研究——以嘉峪关市为例[J].南方建筑,2018(05):81-86.

[8]李鸿飞,何颖茹,唐琇尧,等.中国传统村落木结构建筑防

火研究[J].林产工业,2020,57(10):60-64.

[9]高靖易,侯光良,兰措卓玛,等.河西走廊古遗址时空演变

与环境变迁[J].地球环境学报,2019,10(01):12-26.

[10]朱陇强,王晓云,刘佳敏,等.甘肃河西地区历史遗址分

布及其自然环境背景[J].中国沙漠,2021,41(04):121-128.


